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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无论是最初的安居乐业还是如今的躺平自由，都是对幸福的不同解答，人

们为实现幸福的奋斗从未停止，希冀着早日到达幸福的彼岸。现实虽漫长，但文笔可先行，英格兰作家

赫胥黎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距今600年的未来新世界，在那里人们终于可以衣食无忧、解放自我，摆脱生

活带来的“不幸”，但是这种幸福的背后是“泯灭人性”，所有人都在“被幸福”即强制幸福，这样的

生活让读者反思是否拥有“不幸”的权利才是幸福。文学帮助人们了解自己，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美丽

新世界》中的异化现象，从而让人们深悟到真正的幸福精神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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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the eternal theme of human beings. Whether it is the original living 
and working in peace or the present freedom to lie down, both are different answers to happiness. 
People have never stopped fighting for happiness and hope to reach the other shore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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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oon as possible. Although the reality is long, the writing can be first. The English writer Huxley 
described for us a future world 600 years ago, where people can finally free themselves from food 
and clothing, free from the “misfortune” of life, but behind this happiness is “devoid of humanity”. 
All people are “happy”, that is, forced happiness. Such a life makes the reader reflect on whether 
the right to be “unhappy” is happiness. Literature helps people understand themselves.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people deeply understand the true spirit of happiness and value pursuit by analyz-
ing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in Brave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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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这个话题古往今来都为人津津乐道，但讨论的结果大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幸福不在大小，

在于每个人的感受，尼采曾说：“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多么微小！一支风笛的声音”[1]，诚然，幸福其实

有时候是被我们忽略的细节，也有可能是我们一直想要逃避的生活中的“不幸”。现实生活中，孩子们

将书本、学习当作不幸；大人们将思想、奔波当作不幸，这种种不幸对于“美丽新世界”中的野人约翰

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的，他呐喊：“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

要美好，我要罪恶。”[2]即使总统说他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他也愿意接受这一切。书中的人渴望

“不幸”，现实的人拒绝“不幸”，赫胥黎创作的《美丽新世界》与现实中人们的愿望不谋而合，没有

疾病、不用奋斗，沉溺于强制的幸福中，但是当我们认清被幸福的本质和“美丽新世界”的真实面目后，

或许就能稍微理解野人的想法了。赫胥黎通过对现代文明带来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揭露虚伪的幸福彼

岸，给予了人类深刻的反思。 
这部小说写作于二十世纪，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工业革命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

沉寂，人们向往乌托邦式的幸福，并极力建造现实版的乌托邦世界，但是这一道路阻碍重重，赫胥黎等

具有前瞻性意识的作家洞察到当前社会潜在的不安因素，结合现实对未来提出预警，创作出反乌托邦的

文学作品，本文以《美丽新世界》为例深入分析乌托邦中的异化幸福。 

2. 异化及异化的幸福 

“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

量。“异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 19 世纪德国的一些思想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的著作中。人

类生活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会碰到不可战胜的自然力或社会力的压迫，于是人们

通过幻想把自己异化为一种能战胜自然力的物，或异化为能摆脱人世间的苦难的物。这种幻想的产物具

有浓郁的传奇色彩，所以被文学家们引入文学作品，使得作品中也有了“异化”现象，读起来诡谲怪异，

富有奇特的艺术魅力，尤其是 20 世纪卡夫卡写作的《变形记》，人异化为非人，虚幻、夸张以及怪诞的

手法就是“异化”在文学中的成功应用。它在荒唐的艺术形式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具有一种特

殊的深刻的批判力量。《美丽新世界》中对异化现象的写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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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能被异化的幸福所操控。所谓“幸福异化”也就是将幸福的主体

与客体对立起来、将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幸福的本意并扭曲幸福的本质，致使幸

福的重心错位和价值失衡。赫胥黎从日常生活入手，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夸张、虚幻出一个令人

生畏的世界。生活往往由于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幸福也往往由于身在其中而不能感知它，所以“当局

者迷，旁观者清”是至理名言。赫胥黎在表现异化的幸福时，将现实的社会比作“野蛮人保留地”，让

人们跳出现在的处境去观看野人进入新世界时的局促不和无法忍受，借此启悟我们珍惜现实的“不幸”。 

3. 强制的幸福——《美丽新世界》中的异化现象 

在赫胥黎创作的这个称之为“文明国”的未来世界中，高度发达的科技与极权统治使得人们的生活

方式、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人的反自然化与工具化也使社会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美

丽新世界”中人们遵循千篇一律的生存模式，迷失在放纵的物质生活中，把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幸福当

作享受。对于“美丽新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让他们

否定了一切历史，否定了个体价值，以感官代替了灵魂，以虚无代替了真实，就这样躺在以技术创造单

一价值的超稳定结构里，沉浸在被幸福的美妙梦境中，展现出婴儿般满足的支离破碎的微笑。本文主要

从社会关系异化、个人生存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三方面来论述新世界中强制的幸福。 

3.1. 社会关系异化——家庭消失，强制平等 

赫胥黎创作的世界中，胎生方式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调制好的精、卵子试管以及经过统一

孵化的胚胎。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像学生们展示出一架架编了号的试管“这都是本周供应的卵子，

保持在血液的温度，”继而解释道，“男性配偶子的温度必须保持在三十五度而不是三十七度。”然后

在育婴的过程中，对一批批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进行初始“设置”，从高等到低等依次划分为阿尔法、

贝塔、伽玛、德尔塔、厄普西隆五种等级，福斯特先生说：“我们也预定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我

们把婴儿换瓶为社会化的人，叫阿尔法，以后让他们做……孵化中心主任。”[3]聪明漂亮的阿尔法在精

英教育下被培养成为领导和控制各个阶层的大人物，卑微的伽玛、德尔塔、厄普西隆矮小愚蠢，并且会

被一种叫“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方法进行尽可能大规模的复制，用于社会低贱劳作。且每一等级都被

灌输了相应的等级教育观念，主任像说格言一样说道，“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事。一切条件的设置的目

标都是：让人们喜欢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不会发生等级流动，安于现状就是最佳选择，也不会

出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辞和想法，即使有也被扼杀在换瓶车间中了。就这样将所有人圈定在类别的

圈子中并且禁锢他们，终于实现了圈子中的“平等”，大家不必为生活、为理想奔波奋斗，无论是贵是

贱，都一样的幸福，“睡眠教育”告诉他们自己的等级就是最好的，没有选择，没有前进，没有机遇。

而且正因如此家庭模式彻底消失，已经称为野蛮时代的陈迹。随之而来，爱情模式和伴侣需求也都称为

野蛮时代的陈迹。在胚胎配置系统下，人的家庭、婚姻、爱情等私人情感的必须性均被消除。“父母就

是爸爸和妈妈”，这样的科学表述在他们听来就是秽语，像惊雷一样砸向那些羞得不敢抬眼的沉默不语

的学生……[4]父母变成“野蛮、耻辱”的代名词，“他们没有爸爸妈妈”来添麻烦，也没有妻子、儿女

和情人让他们动感情。” 

3.2. 个人生存异化——剥夺意识，强制娱乐 

人是一种高于动物的特殊存在，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会超越生命存在而不断

追求理想世界以实现自我人生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

也是人类幸福要达到的终极境界。但新世界剥夺了人们的意识，异化的幸福主张人们到欲望和消费中去

寻找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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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以电极惩罚接触花朵的德尔塔，婴儿们一转身都向一丛丛花花绿绿的颜色和白色的书页上鲜

艳耀眼的形象爬去，发出激动的尖叫，欢乐的笑声和咕咕声，等他们全都快活地忙碌时，一声猛烈地爆

炸，汽笛拉了起来，孩子们震惊尖叫，脸都因为恐怖而扭曲。“现在，”主任高声尖叫道，“现在我们

用柔和地电台来巩固一下这次的教训。”[5]他再挥手，孩子们一个个小身子抽搐着，僵直着，四肢抖动，

好像有看不见的线在扯动他们。因此，孩子们讨厌书籍和自然、厌恶宗教和艺术，热爱玩乐、热爱滥交、

热爱消费，拥有无节制的快乐。成年人每天在完成定时定量的工作后，其余的时间都是用来娱乐，直到

老年也能工作、能享乐，没有时间坐下来去思考。即使遇到偶然的不幸，令人们心中踏实的消遣出现空

隙，也有万能的“苏摩”来麻痹人类的意识。当伯纳德因感知而痛苦，在海边对着列宁娜说：“你就不

希望自己是自由的吗？你就不喜欢以另外一种方式自由自在地选择幸福吗？”列宁娜惊恐着，断然说到：

“当你有了这些可怕的念头时，为什么你不吃点苏摩呢？你会统统都忘掉的。你不会感到悲伤，你将会

变得快乐，非常快乐。”[5]正如助理命运规划员引用的那句耳熟能详的催眠哲理“一克解千愁”。美妙

的苏摩，半克就能享受半个假期，一克就能度过周末，两克就能神游东方极乐世界，三克则就能来到永

恒的漆黑的月球世界，回来后又是每天踏实的工作和消遣，一部感官电影接着一部感官电影，和一个又

一个丰满的女孩子交往，打一圈又一圈的电磁高尔夫……没有忠贞，滥交才是高尚。没有什么烦恼能抵

得住虚幻的快感。这里没有艺术、没有诗歌、没有爱情、没有信仰、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而且，

随着福特 T 型车和流水生产线的诞生，“消费主义使得全社会都具有崇敬福特和 T 型车标志的信仰”，

新世界中“文明人”已经狂热到将福特异化为神，福特称为一种代表新世纪的特殊符号[5]。人们的道德、

伦理观念弱化，培植出一种外在的、没有内涵的文明，人们的个性消失殆尽，对欲望的追求已经超越对

道德的向往。然而，麻木的感官刺激并不能承载全部人生的幸福。 

3.3. 人与自然的异化——依赖科技，强制安定 

“文明国”通过发达的科技抑制人体衰老和疾病，用筑起的高墙将莫测的自然环境挡在保留区内。

人们急切地要摆脱自然，并极度地崇拜科技。在“文明国”中，人们孩童时期就通过“条件反射”等方

法培养出了对自然地厌恶。这里人们不再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将自然驱赶到人类的对立面，迫不

及待地投入充斥先进科技与感官享受的“人类发明的世界”中。 
小说中，先进的科技成果——精湛的克隆技术、完美的制约计划、卓越的催眠教育让人们无条件顺

从，从而达到极权统治的稳定[3]。“稳定”，主宰者坚持说道，“稳定是首要的终极的需要。稳定，因

此就有了这一切。”不仅如此，新人类的衣食住行全都依赖于科技的发展，他们可以开着直升机飞越到

世界各地度假， 可以享受着神奇的“合成音乐”、“感觉电影”，痛苦也会被化学武器抚平，整个世界

都被科技所统治。当列宁娜来到野蛮人保留区，气恼地说：“我真恨不得能够带了飞机来，”“我讨厌

走路，在高山下地地面上走路，叫人觉得渺小。”机械化大生产的理念，提醒人们“谨遵”社会原则，

以达成世界邦的“共有”、“划一”、“安定”[5]。世界邦杜绝一切历史文化元素，统治者凭借万能的

科技消除了战争、衰老、死亡等不稳定因素……慕名而来的现代人在这个世界成了“野人”，其迥异于

新世界的“正常”生活方式得不到认可，最终的下场只有被放逐。小说中科技消灭了痛苦，也消灭了伦

理和道德，将文明一步步推向终结，也将人类与自然推向对立，异化的幸福损害了人类生活的根基，强

制的安定只会让人们离自然界越来越远。 

4. “不幸的权利”——《美丽新世界》中野人的选择 

“因为害怕看见花一片片的凋落，所以为了避免一切的结束，你拒绝了所有的开始。”[6]这句话很

适合用来形容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为了避免一切痛苦，他替所有公民拒绝了一切“不幸”。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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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坚守选择“不幸”，伯纳德或许不会受到冲击，我们也不会认识到未来世界的荒谬。赫胥黎通过描

写约翰对于“不幸”的渴望告诉人们，没有痛苦、没有压力、只有享乐的世界是多么可怕，即使篇幅很

小，但他用一个很小的杠杆撑起一个巨大的装满黑暗的水晶球，并将之摔碎，带来光明[2]。 

4.1. 选择真理与信仰的权利 

赫胥黎将约翰比作基督，他们同样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受尽苦难，母亲的不理解、列宁娜的开放都

是约翰获得真理过程中的打击，但是他没有放弃选择苦难的权利，而是坚定信念，与文明世界的规则作

斗争，打破传统桎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写道：“勃勃的雄心振奋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

的结果。”[7]这些句子一直都在激励约翰寻求真理。当他被放逐到远离文明的偏远地方之后，约翰依旧

坚持自己的初心。他始终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他将耶稣作为精神领袖，在物质与精神中选择崇尚精神生

活，在隐居的时候也拒绝文明社会的一切。最后约翰的死亡让新世界的文明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以

诗歌的精神完成对信仰及真理的坚定选择。 

4.2. 选择爱与人性的权利 

美丽新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毫无感情，不限制性交，认为性欲是爱的高级表现，是文化的建设者，包

含着无限的生命本能。在文明升华的过程中，亲密、持久的感情不被认同，约翰期待母爱，而琳达对母

亲的身份表现出极度厌恶，认为生下约翰是对自己文明人身份的玷污，从而对约翰百般折磨。但约翰以

一颗善良的心对琳达不计前嫌，挑战文明人的刻板伦理。因为莎士比亚诗歌的影响，约翰对整个世界都

有很高的评价标准，所以在当他知道列宁娜只是浅薄的交际花时，心中对列宁娜的爱也就随之破灭。即

使他对列宁娜爱意很深，他也无法接受没有灵魂的爱情，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欲望是没有意义的。莎士比

亚《暴风雨》中，米兰达唱到：“好神奇呀，这里有多少美好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美丽新世界，

竟然有这样美好的人。”[7]其实这些人都是自私、丑恶的无赖，赫胥黎用美丽新世界为题也是讽刺了没

有人性的异化的社会。在虚伪的世界中，野人用死亡控诉人性泯灭，和愚昧无知的新人类形成鲜明的对

比。小说中汉姆赫兹保持清醒的意识，在异化的关系中有着独立的思想，勇于和新世界的潜规则做斗争，

追求真正的快乐。 

5. 《美丽新世界》带来的幸福启示 

渴望幸福本无可厚非，但是通过以上对美丽新世界中的异化幸福分析，更告诉我们“毁掉我们的，

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8]。赫胥黎反乌托邦的描述对于现实社会不仅是一种警

醒的作用，也启示我们去珍惜“不幸的权利”。 

5.1. 幸福不是奴役，工具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 

幸福不是源自于奴役，小说中伯纳和赫姆赫兹两个新世界的异端已经显现了这一想法的萌芽。伯纳

一直在想如果换瓶时有了不同的做法，人是否就会变得不同，所以他总会执着于这古怪的想法并且愈加

萌生其他的想法，比如看海的时候他说“我想静静地看看海”，并且他坚持“可是我想看”，“那叫我

感到好像……”他犹豫了一下，搜寻着话语来表达自己意思，“更像是我自己了，你要是懂得我的意思

的话。更像是由自己做主，不完全属于别人的了，不光是一个社会集体的细胞了。我宁可做我自己，虽

然我自己很不高明，也不要做别人，即使那很快乐。”[2]他的那句“宁可做我自己”表明他有了独立意

识，在控制之下萌生了清醒的情绪。赫姆赫兹是情绪工程学院的讲师，他却对性和自己的宣传工作失去

了兴趣，对享乐生活产生了厌倦，他曾向伯纳表达：“身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等着你给它机会宣

泄……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事要重要得多。是的，是那些我更为迫切、强烈地想做的事。”他的这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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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的行为和反思也是他对新世界体制和模式背离和不认同的体现。社会需要清醒，“一个社会，如果

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

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者的入侵。”[8]我们作为单独的个体，虽然

无法阻挡社会洪流的裹挟，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活着，即随时保持警

惕，警惕好奇心的衰减，警惕求知欲的衰减，警惕工具理性对自由与思想的剥夺，甚至是对我们痛苦与

不幸的剥夺。 

5.2. 幸福不是麻痹，科技只是助力不是“万金油” 

赫胥黎说过：“科学的每个发现都有潜在的颠覆性，科学有时也不得不被看做可能的敌人，跟幸福

相对的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9]科技的发展，知识的丰富，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和使人们祛魅，而

不是像霍克海默形容的那样“科学的进步导致了物化和科技对人的奴役和统治。”约翰的母亲琳达所有

的快乐都是源于性爱和苏摩，当她误入野蛮人保留地，那里的生活让她无法适应，她极其渴望回到“文

明社会”，跨界回归之后她沉醉于苏摩带来的快感，过量服用苏摩，最终在虚幻中去世。所以，先进科

技的使用是当代的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无论是“世界国”还是十八世纪启蒙后的社会，都并不是对

科学技术进行真正的探索和实验，大家的根本目的只是要维护自己的统治，让自己的地位至高无上，主

宰者说：“政府是坐天下，不是打天下。你们是用头脑和屁股进行统治，绝对不能用拳头进行统治。比

方说，强制性的消费。”[10]科技造成了毒品、滥交、奢侈浪费、鄙视家庭、仇视上帝和历史混乱交织，

所以并不是真正地支持科学。当然，科技的力量是不能忽视和限制的，但是我们在运用科学技术时必须

要让人们明确科技是如何使用的，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让人们有权发挥自己的自觉性和批判

本能，通过人的自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服务于社会，又能为人们追求幸福增

添一份助力。 

6. 结语 

十九世纪，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们在受到了启蒙后告别了上帝，摆脱了神话巫术和宗教权威的

奴役，希望“上帝死后”能让人类可以自己把握世界，追寻幸福[6]。但对技术、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

又造成了人本精神被忽视，出现了异化幸福的危机，所以在二十世纪福柯说“人死了”。如今对于二十

一世纪，对于正在向着美好“大同社会”奋斗的我们，必须对一直追求的幸福进行反思，真正体悟到赫

胥黎创作的意义所在，不让人性和“不幸的权利”被“美丽”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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